眾生界，菩薩界，如來界
《中國禪宗史》：「「如來界」，「佛界」，是「如來藏」、「佛性」的別名。「眾生界」，（菩薩界），「如來界」，平等不二，為『無上依經』，『法界無差別論』等如來藏說經論的主題。
『文殊說般若經』已從如來性空，眾生性空（般若本義），而進入「法界不二」說，與『楞伽經』的如來藏說一致。」( Y 40p56 )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」(p161 )：
『文殊般若經』說到了：眾生界，如來界，佛界，涅槃界；法界，無相（界），般若波羅蜜界，無生無滅界，不思議界，如來界，我界，平等不二。如來界tathāgata-dhātu，佛界buddha-dhātu與眾生界、我界平等，與『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』義大同。然界有界藏──礦藏的意義，眾生界與如來界平等，可引發眾生本有如來功德的意思。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948~950 )：
繼承「般若」的法流，而在說明上有特色的，如『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』卷上（大正八‧七二六中、七二八上）說：

「我觀如來如如相，不異相，……非垢相，非淨相：以如是等正觀如來」。

「云何名佛？云何觀佛？文殊師利言：云何為我？舍利弗言：我者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。

文殊師利言：如是如是！如我但有名字，佛亦但有名字；名字相空，即是菩提。……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非名非相，是名為佛。如自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，唯有智者乃能知耳，是名觀佛」。

與『文殊說般若』相同的，是『思益梵天所問經』卷三（大正一五‧四九中）所說：

「我，畢竟無根本，無決定故，若能如是知者，是名得我實性。……以見我故，即是見佛。所以者何？我性即是佛性。文殊師利！誰能見佛？答言：不壞我見者。所以者何？我見即是法見，以法見能見佛」。

在都無所見、離名離相外，這二部經，都直從自「我」、自「身」的觀察去見佛。「我」與自「身」的實相，與佛的實相不二，所以見我就是見佛，觀身實相就是觀佛。見佛、觀佛，不向外去推求，而引向自身，從自我、自身中去體見。這比起泛觀一切，要簡要得多！「文殊法門」是與空相應的，如我，「但有名字」，「畢竟無根本、無決定」，我是但名而沒有定實性的。我但名無性，就是無我，也就是我的如實性。…。在「文殊法門」中，這是與般若義相應的。但「我」ātman是印度神教的重要術語，「見我即見佛」，「我性即是佛性」的經句，在神化的印度社會中，會不會不自覺的演化為真我說，與神教學同化呢？也許這正是引發後期大乘──如來藏我（佛性）的一個有力因素！
